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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为谁红

彭 瑾

! ! ! ! !花儿为谁红"是反映军队医疗战线白衣

天使精神风貌的小说#讲述了后勤战线专家$

教授为医学使命不断进取!努力拼搏的故事%

小说中人物虚构# 事迹来自一线采访# 有军

人#有病人%

!"一切都是新奇的

天山脚下。军营远离繁华，四周山林高阔
顶天，充满远古般神奇。这块土地人称“生命
禁区”，极严重的高寒缺氧把所有生命疑难都
交给了活着的人们。女军人凌诗然向部队首
长敬一个庄严的军礼，转身带着自己的医疗
队赶回驻地医院。她身为医院副院长，还有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带上三个群众一起下山。此
行医疗队巡诊，查出不少身体有点小问题的
地方群众。凌诗然答应部队首长一定把群众
安全送到医院治疗。一辆军用面包车在干枯
了的沟底旁急速行驶!前方是柏油路，路面上
飞旋着阵阵黄沙，道路凹凸不平伸向远处。
车子四周浩若群沙飞舞，空中风啸独鸣；

远处是千年形成的酷似千岁驼队相连的土林，
巍峨参天，有的形如高大瀑布尊尊相连伸入云
天，有的似人非人面容百态，有的似鱼龙蜿蜒，
鲛帕鸾绦一般，这景象让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
习以为常。可以尽情想象那奇形怪状的山峦似
姹紫嫣红的玫瑰、似鹅黄摇晃的芙蓉、似蝶舞
蜂喧的花海；似佛语缭绕的殿堂、似鼓乐雷鸣
的乐场、似铿锵悦耳的竖琴、似清脆润心的音
符，使人恍若置身海市蜃楼。景色不差呀。
诗然第一次巡诊路过这里，远朓一望无

涯的远方，她猛然意识到，自己离父亲很远，
离母亲很远，离战友很远，只有孤心前行。第
一次的远行，或许对于一个从军校刚毕业的
女孩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充满悲壮甚至非
常残酷。
……哗啦啦一声，汽车的玻璃窗撞在凸

起物上，粉碎成碎屑像弹片一样强有力地散
开。车厢里有几摊黯淡凌乱的血迹，似母亲鼻
空喷溅出来。当时她只有 "#岁。那个打倒臭
老九的时代，谁也不敢做如此高难度手术。年

轻时的父亲亲自为两个伤者动刀，
但其中一例手术失败。失败的一例
即是她母亲的手术。

诗然的母亲瘫痪两年后自杀，
留下遗言不跟丈夫合葬，怨恨他未
能救好她。诗然从小心里留下失去

母亲的阴影。她长大后选择了医学专业，知道
当年母亲和另一个伤者都是内脏多处出血。手
术先给谁做，对父亲来说有点进退两难。看到
病人家属伤心彻骨，父亲先救了失血最重的病
人，这个病人是地方群众，他几乎奄奄一息，这
个选择，如同假如你的母亲跟爱子同时掉在河
里，你先救谁一样。父亲救活了普通群众，并且
使他健康地站了起来，而自己的妻子却瘫痪
了。幼时的诗然心情很悲痛，感到自己像汹涌
波涛中的一片枯叶，孤独，无助。
好容易长大，悲伤却没有结束，自她学了

医，知道母亲的离去与父亲有关，父亲完全可
以先救母亲的，他却没有。作为医生，父亲应该
知道车祸后神经的存活时间不能超过 $小时，
而父亲在母亲车祸后 %小时才手术。父亲曾
说，女儿，那个病人在手术中出现了没有考虑
到的大出血情况，不能耽搁一分钟，手术进行
了 %小时。%小时后给你妈妈做，她的神经……
“我不听，我不听！”

诗然怨恨父亲，蛰伏已久的伤痛又蠢蠢
欲动。一种声音埋在心底，父亲我恨您！大学
毕业，她裹一个简单行囊来到边疆。初来这里
时，悲痛占据了她所有心情，回忆与逃避萦绕
在心头；思念家人与痛恨家人成为心结。想起
父亲，恨他也爱他；爱他也恨他，很矛盾，很折
磨人。如今身为副院长的凌诗然，仿佛回忆痛
苦已不是她思绪的一部分，雪山早已馈赠了
她刚强。向军旗庄严敬礼是她一生为之奋斗
的目标。

诗然渐渐地爱上了雪山，朝旭未露，山
体弥漫的云气如玉蟒游动，充满神奇悲壮。
她去过边防线，去过巴里坤草原，去过帕米
尔高原、阿里高原，去过喀喇昆仑山和南天
山。群山，巍峨壮阔、魂凝气聚。她在这里背
过死人，与狼群对峙八小时，她喝过狼血，在
零下 &'!(的雪地里，她救活了无数濒临死亡
的战士……

她一干就是 "$年，边疆群众十分拥戴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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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等车夫回话，黄包车上车帘掀开，一个
日本军曹左藤伸出头来：“你的，犹太花姑
娘？”车夫小声地用英语：“姑娘，这个日本兵
喝醉了，你赶快走开。”露茜娅扭头就走。
左藤跳下车来，醉醺醺地拦住露茜娅的

去路：“西洋婆，花姑娘，哦，你的我见过，下午
……你的很漂亮……跟我的……”说着欲拉
露茜娅。露茜娅步步后退。车夫欲上
前阻拦，被左藤推到一旁，又向露茜
娅逼近：“嘻嘻，跟我的睡觉的。”露茜
娅已退到墙角：“不!不要！”左藤：“要
的，要的！”一把撕开她的衣衫。

露茜娅双眼瞪着左藤狰狞的脸，
待对方迫近时，她猛地一脚，向左藤
踢去，正中左藤小腹，他“嗷”的一声，
抱腹向后倒退几步。不一会儿，左藤
回过神来，口骂“八格”向露茜娅扑
来。露茜娅施展从唐金汉那里学来的
武术，几经搏斗，将左藤打倒在地。左
藤：“你的，中国武术的？”奋力爬起，
从身上抽出利刀，向露茜娅刺来。就
在此时，有一根棍子将左藤打昏，紧
接着有人拉起露茜娅，他们顿时消失
在雨夜中。
雨夜的街道上。唐金汉和唐诗菲一边喊叫

露茜娅的名字，一边在焦急地找寻。老王开着
汽车追来：“少爷、小姐，天下着雨，老爷让我开
车拉你们去找人，好快一点。”唐诗菲：“好吧，
哥，上车。”
此时，露茜娅被一个男人拉到马路转弯

处，那个男人将箱子摆在路边停靠的黄包车踏
脚上，用英语说：“日本鬼子可能回来报复，快
上车！”此人原来是刚才拉左藤的黄包车夫。
黄包车在雨中飞奔。车上，露茜娅问道：

“先生，你为什么帮助我？”车夫：“这些鬼子专
门欺负中国人，你们犹太人也是逃亡来上海
的，同是天下受难人嘛。”
唐金汉和唐诗菲在雨中继续找寻。唐诗

菲：“哥哥，我们已经找了两小时，没见露茜娅
的身影，我们先回去，明天再找吧！”唐金汉：“不
行，一个女孩子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语言又不
通，我怎么能放心呢？”唐诗菲：“上海这么大，天
这么晚又下着大雨，到哪里去找呢？对啦，她一
定会去犹太难民社区，我们去那里找找。”

苏州河桥头。黄包车拉着露茜娅越过桥
进入英租界，被一位头缠红布的红头阿三印
度巡捕拦住。印度巡捕问：“车里是什么人？”
车夫说：“是位病人，到伊文斯博士诊疗所看
病。”印度巡捕一挥手，车子被放行。
露茜娅说：“先生，我要去犹太难民收容

所。”车夫：“我知道，小姐，犹太难民收容所在
虹口公共租界，那里是日本人的天下。我怕那

个鬼子要找你报复，先拉到伊文斯
博士诊疗所暂躲几天。”
露茜娅：“伊文斯博士？”车夫：

“他也是你们犹太人，原来受聘于犹
太大亨卡道里家做家庭医生，去年，
他在波兰的父母和妻子孩子都被关
进集中营，他就开诊疗所，专为犹太
难民、和中国的难民看病……”露茜
娅：“中国也有难民？”车夫：“有，日本
鬼子侵略中国，烧杀掠夺，很多地方
难民都跑到租界里来避难。我有几个
抗日的朋友受了伤，就是他看好的。
他在英国租界，日本人管不到。”

虹口，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唐
山路犹太难民区。雨已停。
唐金汉兄妹下车。见到眼前一

排红砖尖顶欧式的三层楼房建筑。
这里有咖啡厅、面包房、日用品商店、服装、鞋
帽店等，还有影剧院，霓虹灯闪亮……
唐金汉忙问：“这是什么地方？”唐诗菲：

“提篮桥熙华德路呀。”唐金汉：“我们分头找
吧！”
“大哥哥！”保罗拎着竹壳热水瓶过来，他

旁边是比他大的中国孩子阿根。唐金汉：“保
罗，你这是……”保罗用生硬的上海话说：“去
老虎灶泡开水。”唐金汉也用上海话说：“哟，
刚到上海，上海闲话也学会了？”保罗指旁边
男孩：“是阿根哥教我的，明天一早，伊还带我
去卖报呐！”他对阿根说：“他就是我跟你说顶
好的中国大哥哥。”唐金汉：“阿根，你好，谢谢
你和我的小保罗交朋友，帮助他找到工作。”
阿根腼腆地笑笑。唐金汉又问保罗：“妹妹莱
文莎呢？”保罗用手一指：“呶！”
一阵清脆的儿歌传来，只见弄堂门楼的

路灯下，一群中国和犹太小女孩在一起边唱
边跳，玩着“跳橡皮筋”游戏，莱文莎被一个中
国小女孩拉进去一起学跳。


